五股沼澤重生的希望

五股沼澤的輓歌

據說在70年代，有一群五股國中的老師常站在高樓上俯看沼澤區，編織著岳陽樓與西湖的詩篇。

據說在70年代，總有一群黑鳶常在沼澤區飛翔。

據說在70年代，這裡群鷺飛揚，處處可見水鴨、漁人、扁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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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幾年過去了，我走向這裡的荒山窮水，試圖找到鴻爪片鱗，但除了污黑的水流、呼嘯的車聲，我聽不到任何的鶯聲燕語。就在我低吟著五股沼澤悲歌時，總算在廢土堆積的山凹處找到一處清澈的水塘。紅冠水雞漫步在鋪滿水芙蓉的池畔覓食；一群小水鴨、琵嘴鴨悠遊其間；四周的山黃麻及構樹，憩息著無數的白鷺鷥；荷田間殘葉枯枝，是豆娘嬉遊的樂園。但這塊原野樂園，二年後也因廢土入侵而淪陷了，悲歌竟成了輓歌。

五股連接蘆洲的這片水域，一直都是大台北邊緣的低地，早年逢雨必淹，56、57年間海水倒灌，形成一片不利耕作的廣大沼澤區。沼澤區內的水域，每天隨著潮起潮落的脈動起伏著，因為沒有了人為干預，這裡的生態環境逐漸轉換為水生動物的天堂。

70年前後，這片水域占地約有8.5平方公里，這也是沼澤區生態最豐富的時期。根據朋友李建安提供的資料，67年在這個區域記錄的鳥種有84種4714隻；68年則有72種共約4040隻；75年有94種4805隻；76年後以每年減半的數量遞減，79年只記錄到30種470隻；86年僅有一筆記錄，鳥種有18種僅有109隻。

比對資料，黑鳶可以是五股沼澤生態榮枯的代表性鳥類，觀音山濃密的森林，是牠們隱身的家園，五股沼澤是牠們活動覓食的處所。63年到6[image: image2.jpg]


9年之間，這裡經常可以看到20~50隻黑鳶在沼澤區活動，70年卻只記錄到一隻，此後，除了75年在49筆記錄中有4筆記錄到三隻外，黑鳶就從五股消失了，不見了。推究原因，可能是觀音山濫墾濫葬，森林大量減少，加上沼澤區面積快速縮小，水質嚴重污染所致。

    70年政府為了解決水患及開發工業區，興築了二重疏洪道，其後廢土入侵使得沼澤面積極速縮小成2.26平方公里。堤防外圍的工業區污黑髒臭的廢水排入沼澤區，正式宣告它的死亡。失去了居住的家，沒有覓食的場所，黑鳶告別觀音山也是注定的結果。

其實五股沼澤由生到死的過程中所遭遇到的對待，一如台灣各地的濕地，即使幸運如關渡紅樹林沼澤區，在漫長的等待中，終於成立了自然公園，但它已不是70年代時常可見成千上萬的水鳥聚集的關渡沼澤。所不同的是關渡留存了一線生機，我相信自然的力量一定可以療傷止痛，恢復過往的景況，但五股沼澤已經死了，許多台灣原有的濕地也都死了。

寫這首輓歌，除了希望作為對這片沼澤的一種悼念，也期許這塊土地的子民能記取教訓，讓台灣現存的荒野地，從此不再有輓歌響起。

老鷹

    「五股沼澤的輓歌」是我在民國89年寫的，當時我真的認為五股沼澤已經死了，最近翻閱「關渡自然公園檢討修正計劃」（台北市野鳥學會/地靈國際工程顧問公司1996年），報告中的地圖上標明---五股溼地（已消失）---，那種震撼，是無法用言語表達的。

    這兩年來，為了五股溼地，我們一群夥伴不斷從挖掘文獻、或訪問前輩，試[image: image3.jpg]


圖去了解，七十年五股沼澤區的水鳥樂園盛況。那個年代賞鳥風氣剛開始，真正觀察紀錄鳥類的人並不多，但是在大台北地區，關渡和五股沼澤並列為兩大賞鳥聖地。有一種說法，如果你的朋友是個賞鳥者，哪天你去家裡找不到他，到關渡或五股一定找得到人。

    我們曾經邀請當時在五股賞鳥的前輩—林文宏重回五股，過程中看得出他失望的眼神，可是我們也從他泛黃的筆記筆中，看到一頁手繪圖，圖中長長黑色扁平的嘴巴，我們一眼認出「這不是黑皮嗎？」（黑面琵鷺的戲稱），林文宏回答說：「是呀！當年這裡真是水鳥的天堂。」

    讓人驚奇的不僅是黑面琵鷺是這裡的常客，五股沼澤區還住著一群約四五十隻的黑鳶，也就是俗稱的老鷹（或來葉），我們許多人的童年都玩過老鷹抓小雞的遊戲，可見老鷹在經濟尚未起飛的時代是與民眾生活密切結合的。當然，一般人對於在天空盤旋的鷹鷲都慣稱老鷹，但俗稱老鷹的黑鳶曾經遍布台灣各地，像五股觀音山、基隆都有為數四五十隻的老鷹族群，基隆的老鷹一直翱翔在基隆港的上空，但數量也在減少中，1996年自由時報曾刊載：
	13隻老鷹飛進基隆港 數目之多刷新五年來記錄

	　　據基隆鳥會指出，基隆港昨共飛來十三隻老鷹慶祝國慶，創下自民國八十一年以來的新紀錄，可惜的是基隆港垃圾雜陳，是否能再吸引老鷹光臨，令人擔憂。 

 　　基隆鳥會指出，根據該會觀察，自民國八十一年以來，基隆港幾乎每月都有老鷹飛來，昨上午七時起，即有八隻老鷹由紅淡山越過基隆市區，進入基隆港覓食，由於東北季風強盛，他們毫不費力的就可直接在空中獵得食物，八點一過，他們又飛過紅淡山隨即消失無蹤。到了下午二時以後，這些老鷹又飛回基隆港區，且數量比早上還多，經詳細計算，共有十三隻老鷹。 

 　　基隆鳥會表示，根據該曾的統計，基隆港在八十二年曾經出現八隻老鷹，之後，一直到今年一月才突破十隻，達十二隻之多，昨日雙十國慶又創紀錄，共飛來十三隻，雖然與二、三十年前一抬頭就可看到二、三十隻之多無法相比，但已經相當珍貴，只是港區內到處充斥垃圾，老鷹未來是否會再飛來，令人擔心。

       


雖然基隆的老鷹處境堪憂，但畢竟牠還在，而五股的黑鳶呢？

台灣本土音樂家鄭智仁先生在「台灣之愛」專輯裡有一首歌叫做獵鳶，歌詞是這樣寫的：

囝仔兄  請你聽我說   佇古早古早的以前…..

傳說中  佇山的那邊   有住著一巢獵鳶
人在說  那邊四季如春 山翠青溪水清
年年豐收  獵鳶都來  那是一個好所在
傳說中  很久的以前  山內面很多獵鳶
人在說  文明進步緣故  山不山流水濁
不是壞年冬  是人的慾望  變做傷心的所在
獵鳶  伊漸漸愈飛愈高  不時在回頭望
獵鳶  伊漸漸愈飛愈遠  不知何時返轉來
獵鳶  妳敢會帶回阮的夢  親像早起的太陽
獵鳶  妳敢會帶回阮的夢  擱再乎阮來疼痛 
第一次聽到這首歌時，我淚流滿面，久久無法自已，想到台灣的土地過去所遭遇的對待，想到五股的老鷹， 是不是也是「文明進步緣故  山不山流水濁 不是壞年冬  是人的慾望  變做傷心的所在」，我心裡想著「妳敢會帶回阮的夢， 親像早起的太陽，妳敢會帶回阮的夢，擱再乎阮來疼痛」。

荒野生機

    93年7月2日敏督利颱風過後，帶來強烈的西南氣流，豐沛的雨量重創飽受天災的中南部山區，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然而如果我們對待土地的觀念不改，如果我們還是短視近利，仍然要與山爭地，與河爭地，它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其實我們只要給大地療傷的機會，生命是會自己找出口的，自然將會以最溫和的方式對待我們，畢竟人類也是大地的子民呀！

過去兩年，我們看到大地在瀕臨死亡五股溼地，展現了重生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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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86年環保署以空污費30億補助台北縣政府進行綠美化工程，經過五年的規劃與施作，到了91年這裡的環境已完全改觀，「為縣民找回七百甲綠地」成為蘇貞昌縣長非常卓越的政績之一。全部開闢完成占地四百二十公頃的「二重疏洪公園」，規劃了籃球場、排球場等二百四十二座運動休閒設施及親水廣場等活動廣場，另外包括有疏洪荷花公園、疏洪親水公園、疏洪運動公園、疏洪沼澤公園、疏洪蘆堤公園、疏洪圳邊公園等。它提供了一個相當廣闊的休閒運動場所，在假日這裡的休閒運動場地到處都是人。

可是就生態觀點而言，二重疏洪道的經營模式卻不免讓我們擔心。

在這裡先要提一個人，陳儀章先生，他是五股鄉鄉代會的副主席，他以加里珍文化藝術社結合地方人士，關心五股文化古蹟，可以說已踏遍五股每一吋土地，就政治人士來說算是個異類，但也因他的這份傻勁，五股的一些文化古蹟被保留紀錄了下來，去年更花了很多力氣完成了「五股原鄉」這本書。當他發現溫子圳有一些水筆仔時，你看他高興的模樣就像發現了寶藏一樣興奮，然後他會帶著學生去介紹水筆仔，然後他會向我炫燿五股有紅樹林喔！當我去看了之後，其實和挖子尾和關渡比較起來，簡直微不足道的，我根本不會想要去看，但是陳副主席仍然不以為意，仍然逢人就誇耀五股有紅樹林！仍然隨時去關照這幾棵殘存的水筆仔，也因此當他91年發現河口那片地被整平以後，立刻打電話給我，憂心忡忡地說：「趕快來看，這片紅樹林快沒了，怎麼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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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消息，我頂著驕陽和他一起踩踏在被怪手摧殘的土地上，看著水筆仔的殘枝敗葉，我們都覺得這絕對不是對待土地的方式。於是找來曾經參與關渡自然公園規劃的程孝民老師以及荒野保護協會保育部的黃子晏作了現地勘查，我們共同的觀點是疏洪道因為北對關渡自然公園，南有華江橋雁鴨公園，過去它曾經是北台灣的兩大水鳥樂園之一，如能重新規劃成溼地生態園區，這裡將會是很棒的生態廊道。

然而我們將拿什麼資料向縣政府主管單位水利局高灘地管理所陳述這裡的生態景況呢？從民國80年起的十年中，這裡的基礎調查資料幾乎付諸闕如。

所幸我們找到87年台灣大學游以德老師帶領的團隊，為了「二重疏洪道沼澤生態區基本調查與水域環境初步清理計劃及整體規劃」，曾經動員二十幾位工作人員，對此地進行一次全面性的生物調查、水理分析以及環境整體規劃動作，其工作團隊的結論幾乎和我們如出一轍，他們一致認為二重疏洪道北端未來非常具有發展潛力，理由有三：

1、 以生態保育觀點：北區連結北側的關渡自然公園及南側的華江橋野生動物保護區，成為野生動物移動遷徙時之中繼站，值得保留並提供野生動物之生存空間。

2、 以環境教育觀點：由於本區部分河段屬感潮河段，又有淡水水域，環境梯度變化大，故棲息環境本身可提供豐富精采的解說主題，一方面為活生生的教育題材，另一方面可激發民眾對生態環境的關懷。

3、 以社會需求面而言：為顧及疏洪道設置本意，以沼澤生態區之經營管理方式，可兼顧環境綠美化、防洪疏浚、環境保護、休閒遊憩以及環境教育多項功能，以充分發揮國土之價值。

（以上摘錄自：二重疏洪道沼澤生態區基本調查與水域環境初步清理計劃及整體規劃）

    從這份規劃書中的結論與建議，我們看到了五股溼地重生的機會。

很可惜的，由現地已經施工完成的園區來看，游以德老師團隊的建議被打了相當大的折扣。當我們走遍疏洪道北段全區，在疏洪沼澤公園、圳邊公園、蘆堤公園找到三個生態園區，但是它是分散的，道路、高爾夫球場式的人工草地將其切割開來。還有規劃設置的教育廣場以及解說步道因設計不當，幾乎從沒有被使用過，整體看來，幾乎完全以人的休憩活動為主要考量，生態園區只是聊備一格而已。

翻閱整個規劃報告書，因時間並未包含一年四季，有關生態調查的部分，有一部份仍引用台灣師範大學呂光洋教授（1983）於民國67年至69年間針對五股蘆洲沼澤地區所調查的資料。所以民國80年到90年這十年的生態資源資料是不足的。

於是我們一面向縣府建議，將高速公路以北區域規劃成完整的生態園區，一方面開始著手進行長期的基礎生態調查動作。91年7月12日承蒙五股鄉救難協會協助支援橡皮艇，我們進行了一次水路調查，當時我因腳傷，卻仍拄著柺杖參與調查。以下是我當天寫下的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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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小船輕輕滑過溫子圳的水岸邊，我驚訝地發現泥岸邊滿佈螃蟹的洞，網紋招潮蟹、台灣厚蟹、摺痕相手蟹、角眼拜佛蟹隨處可見，網紋招潮蟹、台灣厚蟹、摺痕相手蟹等屬於高潮線的螃蟹在這裡出現並不稀奇，但這裡有成千上萬的角眼拜佛蟹在泥灘地上舉螯，卻出乎我預料之外。

才剛出發，就看見一群綠繡眼在水岸綠叢裡穿梭，鷦鶯也站在蘆葦草莖上高歌，二三十隻的夜鷺不斷從樹叢中被驚起，幾隻黃頭鷺則據守在挖土機旁，一隻濱鷸貼著水面遁去，停棲在相思樹上的烏秋，突然竄起，想要抓住飛蟲，遠遠地還可以看到他們在相思樹上育雛的鳥巢。幾隻白頭翁在水筆仔樹叢間嬉戲，我望向空中，期待看到半天鳥小雲雀。

水岸邊，除了水筆仔外，單花蟛蜞菊、苦林盤、牽牛花成了保護土堤的英雄，同時也是白腹秧雞、紅冠水雞最佳藏身之處；隨處可見的蘆葦則是淨化水質最稱職的植物，蘆葦叢中則有水蠟燭成帶狀生長。」

經過這次的水路調查，我們信心倍增，原來五股溼地仍存在著一線生機。

我們邀請了河上洲文史工作室的楊蓮福老師、鷺江生態工作室的陳勇明、台灣猛禽研究會林秀麗、五股鄉農業旅遊發展協會的林玉樹、藍聰仁、以及荒野保護協會、加里珍文化藝術社的夥伴，組成工作小組，與縣政府展開更積極地對話。

隨著我們的調查資料不斷的累積，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我們發現利用這片沼澤的鳥種還不少，在第一年的調查資料共有七十六種，2004年最新累積資料則超過一百種，可是每種鳥類數量不多，可見它是很有潛力成為溼地生態園區的。憂的是一個個工程在園區內陸續開工，包括103高架橋橋墩補強工程、108高架橋興建，還有疏洪沼澤公園的疏浚工程以及划船道工程，這些工程施工勢必衝擊到奄奄一息的溼地生態。

尤其划船道工程範圍內，有一處蘆堤生態園區將全數被剷除，蘆堤生態園區是我們調查過程中發現最多鳥類棲息的地方，鳥類在生態系中屬於二級消費者，牠在一個地方穩定出現，代表這裡的生態多樣性狀況是良好的。可是這個生態園區即將因划船道工程而消失，消息傳出，所有夥伴盡皆譁然，失望之情表露無遺，甚至有些夥伴考慮放棄、不再掙扎，當時的氣氛降到最低點。

幸賴夥伴們彼此打氣，我們意識到假如放棄了，五股溼地就將真的死去。於是打起精神，再跟政府提出棲地補償的想法，也就是停止施工是我們的第一志願，假如非作不可，建議將出口堰一片將近十公頃的草地，重新營造成沼澤環境，以利原來棲息在蘆堤生態園區的生物有新的棲息地。也許經驗不夠，相關知識也不足，後來我們知道這樣的提議是很大膽的，因為類似作為---有名的水雉復育區，到現在也還沒人敢說一定成功，只是當時是不得不的選擇。

這裡也要感謝縣府的願意，願意採納我們的建議，作棲地補償的大膽嘗試，把已發包的工程停下，等棲地營造完成後再施工。水利局李孟諺局長更在議會最繁忙的時段抽空到現場會勘，並交辦立即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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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工作夥伴同時並未停歇腳步，在缺錢缺人的情況下，仍群策群力規劃了「打造台北濕樂園」的系列活動。系列活動包括拜訪洲後村的耆老蒐集相關文史資料（洲後村原位於疏洪道內，因疏洪道興建集體遷村）；辦理溼地指導員研習培訓解說種子；規劃「2003疏洪道生態季」，希望把我們發現五股溼地重生的訊息分享出去。

縣政府知道我們的規劃後，慨然撥款支應活動所有經費，荒野保護協會以及其他保育團體、地方社團、五股鄉各中小學也都投入人員全力協助，讓「2003疏洪道生態季」整個活動達到超乎意期的效果。

有個朋友參加完生態季活動迫不及待寫了一封信給我們的回饋，摘錄最後一段：「如果，我們的政府單位真的願意、能夠在進行開發之前，懂得尊重土地上的生物的生存權，願意緩一緩，不再急功好利，我想是讓居住在這兒的居民滿意度增加，光榮感提升的好事。希望真的能夠見到濕地公園成立，並落實經營。在土地利用上更斟酌謹慎，把垃圾山變成休閒公園，把臭河道變成野鳥樂園，讓台北縣民也可以驕傲！」

我們在這裡的作為是要和縣政府成為夥伴關係，希望找到休閒、運動、生態共存，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平衡點，希望台北縣民因為我們的作為而感到驕傲。

    打造台北濕樂園

    台灣位於熱帶與亞熱帶的交界地區，但因受到板塊運動的影響，島上山勢高低起伏，超過三千公尺以上高山，多達兩百座以上。因而使這個座落於北回歸線上的亞熱帶島嶼，因為海拔高度的落差，而造成錯綜複雜的氣候。進而形成了不同型態的森林，讓台灣擁有世界上最豐富的林相。計有熱帶季風林、亞熱帶闊葉林、暖溫帶闊葉林、冷溫帶針葉林、涼溫帶針葉林、亞高山針葉林以及高山寒帶灌林，這些環境也提供了各種野生動植物的生長，各種地形地貌，更讓人充滿驚嘆。

其中濕地（Wetlands）的生態系尤其重要，濕地功能在社會經濟價值方面，能夠減緩洪水、保護海岸、補充地下水、繁衍魚貝類、做觀光遊憩及教育科學研究。在環境價值上，可以過濾與沉澱污染的水質、製造水棲動物的養分、調節氣候。此外，對魚類和野生動物來說，提供良好棲息環境。
    濕地是地球上生產力最豐饒的地區之一，其生態多樣性僅次於熱帶雨林，沒有熱帶雨林的台灣，溼地更承擔起維護台灣豐富生態的重要功能，[image: image8.jpg]


過去五股沼澤區為北台灣最重要的溼地之一，「疏洪道生態保育聯盟」的夥伴們，經過長時間凝聚共識，積極推廣生態多樣性的概念，引導民眾認識溼地的重要性與功能，重新審視人與自然的倫理關係，並鼓勵民眾以實際行動關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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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季活動成功辦理之後，即積極參與出口堰的棲地營造，我們尋求專家學者的意見，邀請負責關渡自然公園棲地管理的方韻如到現場指導。為了加速植栽復原，並在2004元旦推出「種下2004的希望」活動，把划船道施工挖起的苦林盤和蘆葦移植到出口堰。原定邀請約50位義工來幫忙，沒想到當天有超過一百位的大小義工主動參與，除了五股國小、德音國小的小義工，還有來自台北市天母國中的童軍義工，遠在桃園的懷親更是攜家帶眷，並準備了熱騰騰的紅豆湯來慰問義工們，公共電視記者于力平也來錄製專輯，台北縣政府水利局李局長更是第一個到場，挽起衣袖，共同種下「五股溼地的希望」。

    擁抱著希望我們邁向2004，在義工和縣府永續工程人員細心照顧下，我們看著苦林盤冒出新芽、長出新葉，越來越多的水鳥嘗試來到這片我們營造的棲地，紅隼每天在這塊溼地的天空巡弋。

    隨著繁殖季的來臨，五股溼地有了更多的驚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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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環頸行鳥、彩鷸成雙成對來到大生態池共築愛巢，可愛的高蹺行鳥、小辮行鳥也翩然飛來；不時可以看到半天鳥---小雲雀在藍天下引吭高歌，草地上也來了一隻稀客---小杓鷸，大生態池畔營造的淺灘上，更紀錄到由南澳洲繫放的尖尾鷸；二三十隻外型奇特的埃及聖鷺，常在高草積水處活動。晨昏到這裡窺探小環帶著小小環，彩鷸爸爸帶著小彩鷸在灘地上覓食，成為義工夥伴們最快樂的活動。

    當然美好事情之後總潛藏著危機，外勞利用假日到出口堰或大生態池捕魚，釣客或是休憩的遊客進入淺灘區，對繁殖鳥類都產生干擾，一群野狗在繁殖區活動，還有玩遙控飛機、飛船、飛行傘者，這些在在都對繁殖鳥類產生威脅。

於是我們邀請東海大學台灣水鳥研究群的劉威廷，到台北指導我們繁殖鳥類的相關保育知識；於是我們請求縣政府進行生態復原規劃，以利疏洪溼地生態園區能再現七十年代的風華。為此我們給自己定下目標與策略：

遠程目標：完整的生態園區

具體目標：

一年後鷸行鳥科水鳥回來；

三年後成立生態保留區或保護區，提供水鳥活動與繁殖的完整環境；

五年後成為人與野生動物的樂園；

十年後黑鳶回來；

策略：

一年完成棲地營造以及物種調查紀錄

兩年內透過棲地認養以及生態復原，營造完整溼地生態園區

五年內完成棲地信託管理，建立自然教學中心

我們相信休閒、運動、遊憩與生態保育是可以共存的，希望能替野鳥找回一個溼地樂園，為孩子找一個童年的回憶，並提供縣民生態與休閒旅遊的新方式，創造大台北自然環境教育新場所，提升台北縣政府國際保育形象。

我們期待黑鳶帶回阮的夢，親像早起的太陽，期待黑鳶帶回阮的夢，擱再乎阮來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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